
3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版

副刊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责任编辑：居永贵
版 式：纪 蕾

2024年3月22日 星期五
甲辰年二月十三

刊头题字：周同

高邮东北乡的临泽小葛庄是个历史悠
久、水网密布的草荡子，更是我外公外婆祖
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家园。八十多年前，我外
公外婆一家在自己家里迎来高邮人民革命
史上的重大事件：1942年7月，高邮县抗日
民主政府于当时设在小葛庄我外公家里的
新四军修枪所成立。后来我外公葛永贞
（1912—1959）、外婆姜素珍（1910—1998）
将其亲身经历的这段辉煌往事如数家珍地
告诉了我等孙辈。

那时庄子隐蔽性非常好，周边环水，水
的东边与兴化交界。外公家就紧靠老庄台
西南的大河——六安河，河对面便是茫无涯
际的芦苇荡。这里水路四通八达，东到兴化
徐家、马港，南抵侍官庄。新四军几番考察，
决定将修枪所从草荡里搬到我外公家。

那年代，民间瓦房以房梁七架或五架的
人字形屋架为普遍，而外公家房子是座品字
头山墙、青磗黛瓦、前后两进、坐北朝南的明
清式宅邸。此院落共十间房。前一进七架
梁，是门厅及厨房、农具杂物间。后一进是
高大轩敞的九架梁，为堂屋及家人歇宿居住
之处，门前有条一米宽、从东到西的走马廊
檐。两进中间的天井东面长了一棵五米多
高的玉兰树，天井西面土垒砖砌了个三尺多
高的大花台，花台上分别长了棵约四米多高

的栀子花树和一棵较九架梁正屋檐口还要
高出一米多的黄杨树。在西围墙外从南到
北有一间房宽的地方搭有猪圈和堆放烧草
的草屋披，此处有门通天井。再西边就是河
坎，有条南北向的小夹河通达庄南的大河，
直下势连天际的七里荡。往北流淌的六安
河流经外公家房前，与小夹河交汇，呈7字
形弯向西数十米不到，便又转向北通庄外，
连贯到董潭、临泽的大河。所以，外公家门
口西边的河边码头是个有舟楫之利、进出自
如，南到荒田草荡，西北抵董潭、上临泽的好
河口。

这在当时的小葛庄无疑是一座风景独
好的深宅豪院。此院落建得如此别致实用，
外人一看便知这是一大户人家。外公外婆
也记不清是祖上哪一代先人所为，在这酷似
北方民居的四合院里开枝散叶，繁衍生息。

外婆清楚地记得，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的
一个春天，她的姨兄、时任我抗日基干队长
的瓦仓陆志城，与本庄共产党员葛怀元、陆
岳年及几位陌生人来到她家，商谈新四军借
房一事。她和外公知道新四军打日本鬼子
是为了天下太平，再说又是陆志城姨兄和本
庄葛怀元他们引领带来的客人，便很开明地
答应：支持新四军抗日部队，让出房子和家
具，借给新四军使用。没过几天，门口河边

码头就停靠了两条大木船，一下子来了许多
人。当时我妈只十岁，从没见过家里来这么
多人。他们还带来一张长桌与几张凳子，还
有人抬着木箱、挑着担子。他们一行人中有
背枪的，也有不拿枪的，当中还有一位天真
烂漫、年纪比我妈大一点的姑娘。这姑娘识
字也摸过枪，名叫罗秀英。我妈与罗秀英很
快成了好朋友。外公外婆经常帮修枪所战
士们做饭烧水，有时还撑船接送他们往返荒
田荡。战士们若吃到鱼虾肉类等好吃的，都
将我妈拉过去吃。

修枪所冒着战争硝烟、辗转迁移到小葛
庄我外公家后，以修理常用步枪、手枪，制作
刺刀为主，还修理打不响的子弹等。利用从
敌人手中缴获的武器，能修的则修，不能修
的则拆卸做配件。他们还用外公家砖头在
天井中支了个灶，上面安放一口化铁水用的
大铁锅。他们人不多，也就20人左右，有当
兵的，也有几个铁匠、铜匠，都是从各处调集
来的能工巧匠。除警卫战士外，所有人员改
穿便装，以便群众的掩护。虽条件极端艰
难，但他们依靠群众，抛却个人生死，总是能
及时将前方急需的枪支弹药修好，补充到战
士手中，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修枪所战士模范执行我军“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为便于摆放枪支检修，他们向乡邻
借了门板桌子凳子，都会在这些木器物件背
面写上各家户主名字，方便归还时避免差错。

修枪所后来奉命撤走。那天，上了船的
新四军和岸上送行的许多村民都流下了难
舍难分的眼泪。

芦荡边的新四军修枪所
□ 李爱明

学习汪曾祺，不是照抄照搬，不是模仿套用，
而是既要立足汪曾祺，又要跳出汪曾祺；既要守正
文学底线，又要创新文学思维。说到底，就是要真
正学懂弄通汪曾祺的文学思想、文学精髓和文学
艺术，学习他的文品与人品。具体说，就是要做到

“三化”。
一学汪曾祺，文学要生活化。文学源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生活中的乐趣常常被琐碎的事物所
掩盖，从汪曾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认为生活的
乐趣很简单，有时候不过是一份热腾腾的饭菜。
比如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寻找当地的特色美食，
从中体会到生活的多姿多彩。对于我们来说，学
习汪曾祺，就要从汪曾祺身上找到自己学习的“位
置”，并且要学会“坚守”，做自己喜欢的事，享受生
活的美好。有人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平淡，我深
有同感。汪曾祺之所以能成为文学大家，就是他
能用平常心、说平常话、成平常文。

二学汪曾祺，语言要平民化。汪曾祺文章语
言很美，是公认的事实；很耐读，更是众口一辞。
汪曾祺很注重语言的锤炼，随便找一篇作品，都能
感受到他的文学语言有节奏，不乏味，不呆板，句
式不千篇一律。他对创作很认真，要求很严肃，处
事很低调，随处可见小温大爱之情怀。语言平民
化是汪曾祺作品的最大特点。他的文章语言表达
风格独特，不追求华丽修饰，清新自然，朴实无华，
能够贴近生活并捕捉到生活中的细微之处。他的
每篇作品，上到教授，下到小学生，都能读得懂、记
得住，有身临其境之感。

三学汪曾祺，阵地要多元化。一枝独秀不是
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汪曾祺是高邮的，更是全国
的，甚至是全世界的。高邮是汪曾祺的家乡，家乡
人无不为有个汪曾祺而感到骄傲。学习汪曾祺，
宣传汪曾祺，研究汪曾祺，就是为了宣传高邮、推
介高邮、发展高邮。要从如何认识汪曾祺、如何解
读汪曾祺、如何研究汪曾祺等入手，多元化地去学
习宣传、去研究挖掘、去保护传承。

学习汪曾祺
□ 卢世平

北京故宫去过多次，唯独与故宫神武
门仅有一路之隔的景山公园没有去过。
去年5月中旬的一天清晨，我专程游览了
早已仰慕的景山公园。

穿过万岁门径直来到公园内部，正值
暮春时节，惊喜地发现景山脚下到处种植
的是牡丹花，漫山遍野，随坡就势，就连一
些不起眼的假山石里、旮旯边上都点缀着
星星点点的牡丹花。再往里边走一走，古
老的松柏树下大大小小的牡丹园有好多
个，面积之大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第一次
见到如此多、如此美的牡丹花，一簇簇、一
团团、一片片，红的似火，粉的似霞，黄的
似金，紫的似烟，白的似雪，共同组成了美
丽的花海。流连其中，眼花缭乱，花香四
溢，如醉如痴。我想起了唐朝著名诗人刘
禹锡的诗句，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
动京城。

早晨的景山公园像一个偌大的文体
中心，除了游人之外，更多的是当地在此
晨练的中老年人，有打拳的、舞剑的、跳舞
的、下棋的、踢键子的、拉京胡的、唱京剧
的，最多的则是乐队配上大合唱的，合唱
的内容以红歌为主，就像拉歌比赛似的，
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峰回路转，不知不觉来到一块石碑
前，上书“明思宗殉国处”，落款是“中华民
国十九年三月 故宫博物院敬立”。1664

年4月25日，也正是牡丹盛开之时，崇祯
皇帝眼看李自成率军攻破京城，逃到此处
一棵歪脖子槐树下上吊身亡，从此明王朝
结束。有人说崇祯是个好皇帝，因为他在
位时勤政有为；自缢前不忘黎民，他在遗
书里写道：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
人。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君主，能够做到
这一点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沿着曲折盘旋的登山路拾级而上，
很快就到达了景山五座亭子最高的建筑

“万春亭”。登高远眺，阳光明媚，万里无
云，北京城尽收眼底。向南看，故宫众多
宫殿沿着南北中轴线递次排列，黄瓦红
墙，飞檐斗拱，金碧辉煌，宏伟壮美；一旁
的国家大剧院巨大的“蛋壳”煜煜发光，
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清晰可见；向西南眺
望，中南海、北海的水面波光粼粼，一片
湛蓝；向北看，地安门大街、钟鼓楼近在
眼前；向东看，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和
CBD的摩天大楼群历历在目——北京的
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在这里交相辉映、
相得益彰，景山真的不愧为京华揽胜第
一处。

在北京的景山上
□ 陈恩平

早年我在南京读书和医院进修期间，南京的
景点几乎跑了个遍，而后来重新建造的阅江楼，几
次想去都没去成，这次终于见到阅江楼的“庐山真
面目”。

宣告进入冬天才几天，气温突然回暖，十一月
的暖阳丝毫没有初冬的感觉，这也吊起我出行旅
游的欲望。说走就走，星期天下午女儿驾车带着
我们俩直抵南京，通过导航，七弯八拐地来到了仪
凤门城楼。仪凤门是南京明城墙十三座明代京城
城门之一，位于南京下关狮子山南麓与绣球山之
间，坐东朝西，现为阅江楼景区重要组成部分，过
了仪凤门没几步即来到阅江楼景区的入口。阅江
楼景区有东门、南门和西门，想要轻松一点的话，
可以在东门乘扶手电梯直达孙中山阅江处，或者
在南门坐电梯直接上山顶。根据70岁以上老人
和退伍军人的优惠政策，我们三人在景区南门免
费乘电梯进入到景区。

从南门电梯一上来，映入眼前的就是《阅江楼
记》碑亭，向西是碑林长廊，墙上嵌有有关南京历
史文化的若干石刻，向东则是极具皇家风范的观
江亭。碑亭正面是明太祖朱元璋撰写的《阅江楼
记》，背面的《阅江楼记》是明代文学家宋濂奉诏所
作的一篇歌颂性散文。朱元璋称帝后，赐改卢龙
山名为狮子山，下诏建造阅江楼，并亲自撰写《阅
江楼记》，又命众文臣每人写一篇《阅江楼记》，大
学士宋濂所写一文最佳，后入选《古文观止》。

我沿着石阶慢慢地走近被誉为“江南第一楼”
的阅江楼。该楼位于南京城西北，坐落在长江边
狮子山上。主楼高52米，外观4层暗有3层，共7
层。整体看来碧瓦朱楹、彤扉彩盈，有着皇家之气
派。进入楼内，迎面平台放置着皇帝的龙椅，周遭
木构精雕细刻，无比华美，更显皇家气派。待真正
踏入楼顶，北边的长江、东边的南京长江大桥、东
南边的紫金山以及南京城景尽收眼底。初冬的落
日把长江映成淡淡的金黄色，增添了几分妩媚与
温柔。一边是滔滔的长江之水，一边是南京市中
心的都市风光，可从朝霞追到落日余晖，能持续惊
艳身心。

值得一说的是，当年明太祖下诏在国都南京
城西北狮子山建一楼阁，并亲自撰写《阅江楼记》，
但当年的阅江楼没有建好就被突然决定停建。直
到1997年才正式建造阅江楼，2001年9月竣工
建成，从此结束了600年来“有记无楼”的历史。

阅江楼游记
□ 姚维儒

车至宿迁市宿城区黄河路梧桐巷，来
到心仪已久的项王故地景区。

迎面古城墙高耸，锦旗猎猎，气势磅
礴。城门刻有“项王故里”金色篆书，门前
巨大的石雕项羽威风凛凛地骑着乌骓马，
挥戟策马奔腾，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
英雄气概扑面而来，给人以威严不可侵犯
之感。

入城门，粉墙黛瓦的楼阁亭台古意盎
然，偌大的广场上人头攒动。忽闻一阵唢
呐锣鼓齐鸣，瞥见红地毯上，虞姬凤冠霞
帔，项羽搀扶着虞姬神采飞扬。原来，春
节期间这里进行项羽招亲的民俗表演。
遥想虞姬当年，这位重情重义的女子，在
楚汉之争中跟随项羽出生入死，在遭遇四
面楚歌时，为不给丈夫增加负担，竟拔剑
自刎，何等的贞烈？

穿过石拱桥，正前方青砖小瓦、飞檐
翘角，为“项王故里”牌坊，两侧挂着“霸业
亡嬴秦壮古树雄风百丈，王名彪本纪留人
间俎豆千秋”的楹联。我驻足默诵高度概
括项羽一生功绩的楹联，有些酸楚。项羽
用不足四年时间就推翻秦朝，最终却被自
己的麾下刘邦打败，殒命垓下。

故里院落走廊上陈列着历代文人墨
客的诗词，从不同层面对西楚霸王波澜壮
阔的一生褒奖和叹惜，吸引许多游客瞻
仰。其中最吸引我的当属李清照的《夏日

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
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院落中央矗立着青色紫铜铸就的霸
王鼎。此鼎为三足，足上和鼎沿采用汉鼎
风格的饕餮纹，高2.6米，直径1.9米，重约
8吨，背面刻有铭文。站在霸王鼎前，历史
的沧桑感扑面而来。不远处墙边腊梅盛
开，暗香浮动，给人以清幽之感。

踏进面宽五开间、进深四间、三面柱
廊庑殿建筑的英风阁，在草圣林散之先生
题写的“英雄盖世”阁中央，尊置着3.1米
高的汉白玉项羽雕像，象征着他31年的
传奇人生。雕像项羽头戴霸王盔，身披银
色铠甲，手挥着戟，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缓步迈出英风阁，踏进项王故里第三
庭院，这里植被繁茂，有松柏、梧桐以及四
时花卉，此时腊梅花正艳。传说那株被喻
为“天下第一槐”的槐树，为项羽亲植。物
是人非，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一圈走下来，时值正午，阳光暄煦。
我踯躅梧桐巷口，凝望着不远处石雕项羽
威风凛凛地骑着乌骓马，感怀这位名垂青
史的悲情英雄。

项王故地游
□ 高晓春

香樟树是我从新兵营下到老兵连的时
候栽的。那天早操结束，连长精神抖擞地站
在队前宣布：“今儿个植树节，按照惯例，全
连总动员，组织栽树。”老兵们听了，激动不
已，纷纷摩拳擦掌。我不免有点儿纳闷：当
兵是来报效祖国，咋还栽树呢？

连长好像窥出了我的心思，提高嗓门说：
“栽树是千秋大事，咱当兵的人，既要苦练杀敌本
领，又要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工作……”连
长慷慨激昂地解疑释惑，瞬间拉直了我心中
的问号。在老兵们欢唱着“一棵呀小白杨，长
在哨所旁，根儿深，干儿壮……”的嘹亮歌声
里，植树活动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植树区域在部队的后山坡，我和班长一个
组。我在农村长大，栽树熟门熟路。见班长
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我提醒他，只要坑
挖得差不多，把树苗塞进去就行啦。班长擦了
一把额头的汗，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了一番。

我们栽的是香樟，此树虽然名贵，但不
耐干旱，瘠薄的土地中不易成活。班长将坑
挖大挖深，旨在清除周围的碎石烂瓦，确保
树苗有个良好的生长环境。班长还意味深
长地说：“树无根不长，人无志不立。你小
子，刚迈出军旅第一步，可要一步一个脚印
啊，这样根扎得牢，路才走得远！”听了班长
的话，我的脸犹如被煦暖的春光晒到了一
般，俯下身子与他一起挖坑、栽树、回填、浇
水。随着一株株树苗栽种，荒芜的山坡转眼
间披上了一抹新绿。

打那之后，班长经常带着我们，给樟树
浇水、施肥，看着弱不禁风的树苗一天天茁
壮成长，我颇为自豪。在班长言传身教下，
我也成长为部队的训练标兵。每当遇到挫
折，想打“退堂鼓”，班长准会出现在我身旁，
说樟树如此娇贵，沙石缝里照样生根吐绿，
我有啥好垂头丧气当“逃兵”的呢？我把班
长的话深深地藏在心底，训练场上挥汗如
雨，从不叫苦叫累，唯恐落人之后。

樟树黑色果实挂满枝头的时节，班长退
伍了。送站时，班长反复叮嘱我照看好那棵
树。我含泪答应。我知道，班长虽然走了，
但他的心还留在军营。

没有班长陪伴的日子，不论训练多苦、
工作多累、任务多艰巨，只要想起他的教诲、
看到那棵树，顿觉生活不再乏味、训练不再
枯燥、任务不再艰苦，每一天都元气满满、激
情飞扬。正是凭着这份执著与努力，多年后
我被破格转干。此时，樟树也长成碗口粗的
大树，披一身浓绿，默默守望着军营。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后来，我去了
别的部队任职，临别那天，独自跑上后山，仰
望着如巨伞的樟树，眼前浮现的满是当年栽
树的场景……

心念一棵树
□ 马晓炜


